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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夷救忠臣

———《血影石》中的性别、疆界與華夷辯證
劉瓊云
【摘 要】清初蘇州派劇作家朱佐朝 《血影石》傳奇，敘寫八
百媳婦國跨海向中國興兵，拯救明初“靖難”忠臣之家。本文由此
出發，考察晚明清初文學敘寫華夷互動，當中内 ／ 外、自我 ／ 他者之
間的關係如何安排，史地知識之實與建構想像之虚，彼此如何交
錯轉换。本文首先將《血影石》與晚明小説《英烈傳》及《西洋記》
對照分析，以見晚明清初小説戲曲中，華夷關係想像内涵的異同
變化。其次聚焦《血影石》，分析劇作家如何在性别、華夷、政治錯
綜的場域中，調度轉化陰 ／ 陽、中原 ／ 異域、野蠻 ／ 文明符號，使原處
從屬地位的“女”、“夷”得到角色動能，成爲救援行動的關鍵力量，
並自海洋邊緣，以八百媳婦國爲中心，重構出另一套世界地理秩
序，與中華視野下的華夷觀相抗衡。
【關鍵詞】朱佐朝 《血影石 》 《英烈傳 》 《西洋記 》
華夷

一、前言：從南京到世界
《血影石 》，清初蘇州派劇作家朱佐朝所著傳奇劇作 。朱佐朝 ，字良
卿 ，吳縣 （今屬江蘇蘇州 ）人 。生卒年與生平不詳 ，僅知其與朱 # 爲兄
弟 。朱 # （１６２１ ？—１７０１ 以後 ），字素臣 ，號苼庵 ，或作笙庵 ，以字行 。
從學者所推估之朱素臣約略生卒年 ，可推論朱佐朝亦生長於明末 ，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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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初 。《血影石 》寫作時間，約在十七世紀下半葉，不晚於十八世紀
初 。此劇今有吳曉玲舊藏抄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最末第三十折結尾
處缺頁，但全劇大致完整 。
《血影石 》取材自明初 “靖難 ”忠臣黄觀 （１３６４—１４０２ ）及其妻翁氏
（？—１４０２）死節事。全劇三十折。前半講述 “靖難”兵起，南京朝廷危急，
禮部侍郎黄觀奉命持檄召天下兵馬勤王。黄觀沿長江行至安慶 （今安徽
省安慶市一帶 ），消息傳來，南京城破，建文遭凶，於是在采石磯投河自
盡。與此同時，燕王朱棣即帝位後開始政治整肅，留在南京城中的黄觀之
妻翁氏獲罪配與象奴。爲保全貞節，翁氏趁隙於通濟橋邊投河自盡。投
水前“望橋痛哭，血淚留痕”，染紅了一塊橋下石頭，此爲《血影石 》劇名所
由來。
翁氏爲保全貞節，投河血染橋下石之事，在晚明江南頗見流傳。相關
記載筆者已另撰文討論 。本文在前文的基礎上加以延伸，聚焦檢視《血影
石》中八百媳婦國一邦女夷角色，在劇中的位置、作用及重要性。
如果説，前述此劇前半情節，較大程度上乃依循晚明 “血影石”相關傳
説加以發揮；此劇後半相對而言，多出於劇作家的創造構思。黄觀夫婦死
後，其獨子黄荄逃亡，子媳齊氏（另一“靖難”忠臣齊泰之女）被捕入獄。此
劇於是從前半忠臣節婦之死，轉向後半，忠臣子嗣的救援行動。面對朝廷
嚴密緝捕，無處藏身的黄荄不得已權且遁入娼家，遇見敬佩忠良，挺身仗義
相助的青樓女子梅墨雲。墨雲利用爲司禮監太監王三寶唱曲陪筵的機會，
探知黄觀對三寶有救命之恩，後者始終銘感於心，尋思報答，故而轉將黄荄
託付於三寶。三寶奉永樂之命即將赴海外採訪寶玩並密探建文下落，趁機
將黄荄一同引帶出洋待赦。
①

②

③

④

關於朱素臣與朱佐朝生平與作品，參見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２４—２６、４１ 頁。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５４—３５５ 頁。
當爲
② 《傳奇彙考標目》（成書年代約在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於朱良卿傳奇下著録《血映石》，
《血影石》異名。佚名編《傳奇彙考標目》，收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第 ７ 册，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１９１、２２２ 頁。《笠閣批評舊戲目》（附刻於清乾隆
二十七年刊本笠閣漁翁《箋注牡丹亭》中）、《曲目新編》、《今樂考證》、《曲録》等亦著録。另可
參見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５１ 頁。
收於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北京：文學古
③ 朱佐朝《血影石傳奇》，
籍刊行社 １９５７ 年版。本文引文皆依據此本。
俠妓和女夷：〈血影石〉中的邊緣人物與異域想像》，《政大中文學報》第 ２４
④ 參見劉瓊云：《宦官、
期（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８９—１２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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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見於梅墨雲之俠氣與機智，三寶再賦予另一任務，使之扮作宦
官入金陵教坊司，拯救黄荄夫人齊氏。梅墨雲依計成功與齊氏對换身分，
齊氏出逃，梅墨雲則隨同其他 “靖難”罪臣之婦，被奸臣陳瑛當作求和的籌
碼，送與自南洋興兵來攻的八百媳婦國元帥。陳瑛（１３７３—１４１１）由於向來
與燕王交好，在“靖難”發生之前，曾與支持削藩的同僚黄觀、齊泰、黄子澄
等人多有齟齬並遭貶謫，始終懷恨在心。燕王即帝位後，陳瑛得召歸陞遷，
藉機展開其報復行動。這獻貢本國婦女求和之舉，原是陳瑛意藉夷軍之手
斬殺政敵妻女之計。但智勇雙全的梅墨雲成功釐清真相，使爲報先前陳瑛
調戲其國使節、公主之辱的八百媳婦國統帥了解：奸惡陳瑛，其實是這群明
朝囚婦與八百媳婦國的共同敵人。夷軍用計在海上輕易擊敗了陳瑛帶領
的軍隊，斬下其首級，將之賜與梅墨雲。墨雲帶著陳瑛首級回到南京，途遇
拾獲血影石卻不解其忠節内藴的磨豆腐小販。一連串巧合曲折，黄荄夫婦
終得團圓，血影石亦回歸黄氏故居，與陳瑛首級同置於供桌祭奠黄觀、翁氏
英靈。其時永樂已悔悟戮辱太過，下詔寬赦建文忠臣之後。在兩位司禮監
太監吳成、王三寶的主持之下，梅墨雲脱離青樓，配於黄荄爲妾。
自上述情節梗概中，我們已可見“西洋”和“外夷”在劇作家所設計的救
援藍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黄荄隨“採辦寶玩”的司禮太監王“三寶”出海
避禍，明顯採自三寶太監鄭和 （１３７１—１４３３ ）下西洋事。位於今泰國、緬甸
和中國雲南交界的八百媳婦國，斬殺奸臣陳瑛，是撥亂反正的關鍵力量。
而且，朱佐朝藉由八百媳婦國所引入劇中的，不只是單一國家，而是以此一
女人國爲中心的整組南洋和西洋政治地理。八百媳婦國賽罕天主初上場，
如此定位其國：
俺八百媳婦國賽罕天主是也。古里家風，占城流派，國近朵耳，接
連真臘、安南，地逼星源，職貢琉球、日本。界遠荒服，女政流傳。
①

這當中，琉球、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真臘（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中
部），長久以來與中國往來頻繁。朵耳、星源兩地筆者考察未果，但古里國
指今科澤科德（Ｃａｌｉｃｕｔ ／ Ｋｏｚｈｉｋｏｄｅ），位於印度半島西南岸。元代汪大淵（生
①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第 ６３ｂ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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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年不詳）《島夷志略》中已見記載 ，明代費信 （１３８８—？）《星槎勝覽》 、
馬歡（活躍於十五世紀前期）《瀛涯勝覽》 及黄省曾（１４９０—１５４０）《西洋朝
貢典録》 皆有增補。在世界地圖上一一標示上列國家，不難發現，一旦賽
罕天主所描述世界圖的西座標拉到古里，則這組地理位置的中心點立即從
中原移至其西南邊上的八百媳婦國。八百媳婦國進軍中國，揮兵至長江
口，所領艦隊乃由西、南洋半島和島嶼國組成的聯盟。可見朱佐朝在此劇
中的救援安排，大幅度地調度了其所具備的異域地理知識、見聞乃至想像。
晚明以來，以“靖難”忠臣爲題材的小説、戲曲爲數不少 ，這些文學作
品所側重的面向，或演繹史事，或辯論忠觀，或談論果報；透過女夷角色將
“世界”引入“靖難”這樣内戰歷史題材之中，《血影石》是較罕見的例子。
以劇作成就而言，此劇並非朱佐朝最膾炙人口之作 ；當代戲曲研究者予之
評價亦不高，認爲其下卷“有牽强附會之弊，纖細柔弱” ，未能成功承接上
卷刻畫忠臣節婦之死所營造出的悲壯之氣。
然而，一個原屬明初政治事件，以帝王、忠臣爲要角的題材，到了清初
《血影石》中，被放入更大的世界版圖中重寫，其背後的江南士、民“世界觀”
的内容和變化，值得注意。從世界與中國的視角觀之，此劇中所呈現，知識
與想像交織，内政與外力連動的位置關係和異域圖像，可爲我們探究明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２５ 頁。
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６２ 年版，前集，第 ３４—３５ 頁。
② 費信著，
馬歡著，
萬明校注：《瀛涯勝覽》，北京：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３—７１ 頁。
③
黄省曾著，
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録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９７—１０２ 頁。
④
《續英烈傳》、《型世言》第一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第八回《矢智
⑤ 小説方面有《承運傳》、
終成智，盟忠自得忠》、《西湖二集·吳山頂上神仙》、《别本二刻拍案驚奇》卷一八《老衲識書生
於未遇，忠臣保危主而令終》、《三刻拍案驚奇》第五回《烈士殉君難，書生得女貞》等。戲曲方面
《血影石》外有《鐵氏女》、《無瑕璧》、《莽書生》、《練忠貞》、《讀書種》等。
朱素臣、邱園、葉稚斐等人同活躍於蘇州劇壇，著作豐富，一生寫作劇本三十餘
⑥ 朱佐朝與李玉、
種，今存約二十種。顧聆森統計朱氏生平所作傳奇共三十五種，“其中《一品爵》、《埋輪亭》與李
玉合著；《四奇觀》與另外三個作者合作；《軒轅鏡》改編（或修訂）自朱雲從傳奇《龍燈賺》；《埋
輪亭》、《九蓮燈》、《雙和合》只有殘本傳世，《飛龍鳳》僅存佚曲。存故事梗概的傳奇有：《建皇
圖》、《壽榮華》、《寶曇月》、《瑞霓羅》、《太極奏》、《萬花樓》。朱佐朝獨立創作的傳世全本傳奇
爲十四種：《漁家樂》、《萬壽冠》、《血影石》、《乾坤嘯》、《吉慶圖》、《奪秋魁》、《錦雲裘》、《艷雲
亭》、《石麟鏡》、《瓔珞會》、《蓮花筏》、《御雪豹》、《五代榮》、《牡丹圖》。”顧聆森：《李玉與崑曲
蘇州派》，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１１ 年版，下編，第 ２４１ 頁。
第 ４５１ 頁。顧聆森亦評論：“……《血影石》下卷和《血影
⑦ 見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
石》上卷相比，顯得倉促、粗糙，仿佛狗尾續貂而判若天壤……”見顧聆森：《李玉與崑曲蘇州派》
下編，第 ２４１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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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江南人士之“世界概念”，提供重要的補充。明清時期漢族與周邊異文
化交流的研究，近年來不斷拓展，其中使節、通事、傳教士、航海、漢籍傳播、
知識交流等面向尤其突出。相對於凝神“國中”的考索，這些研究的視野轉
向了海洋與帝國外圍，特别關注異文化之間的實際接觸與碰撞。然而，在
帝國與海洋中心這兩種視域之間，還有一虚實相嵌，地理知識與想像交雜
的思維空間。我們可以探問：對於明清易代之際一位身處蘇州，未曾出洋，
卻透過聽聞言説、書寫以及物品流通“間接”受“外國”之風薰拂的職業劇作
家 ，帝國之外的“他方”在其感知體系中處於何種位置？内藴爲何？“異
域”如何被想像？在何種情境下需要被召唤、建構？當中内 ／ 外、自我 ／ 他者
之間的關係如何被安排？史地知識之實與建構想像之虚，彼此可能如何交
錯轉化？像《血影石》這樣從海洋視角改寫“靖難”忠臣故事的文本，無疑有
助我們檢視清初時人世界“認識”之樣態。
本文將從三方面回答上列問題。首先，第二節將《血影石》與晚明小説
《英烈傳》 及《西洋記》 對照分析，以見晚明清初小説戲曲中，華夷關係想
像内涵的異同變化。其次，第三節聚焦於一場四夷館之宴的敘寫，當中陰 ／
陽、中原 ／ 異域符號的結合或轉换，説明劇作家如何借力於儒家道德政治
觀，確立八百媳婦國女夷行動正當性。第四節進一步綜觀 《血影石》劇中，
女夷角色在解決中國問題，救援忠臣命脈的行動中被賦予的作用。著重析
論在性别、華夷、政治錯綜的場域，原處從屬地位的“女”、“夷”，如何得到角
色動能，成爲救援行動的關鍵力量。
①

②

③

關於異域知識、物品在晚明社會的傳播流通，可參見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
夷門”的異域論述》，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卷第二期（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第 １６９—１９２ 頁。
王鴻泰：《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與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第三十卷第三
期（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 ６３—９８ 頁。Ｙｕｍｉｎｇ Ｈｅ，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牶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Ｍｉｎｇ”ｉｎ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３），ｐｐ．２０２ ２４４．
據大塚秀高考察，以余君召三台館《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與
② 《英烈傳》版本複雜，
萬曆十九年（１５９１）楊明峰刊本《新鎸龍興名世録皇明開運英武傳》爲代表的版本系統，時代最
早。此二本當來自同一祖本，排版不同，但文字内容絶大部分相同。由於現藏於日本内閣文庫
的三台館本《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已可線上閲覽，且影像清晰，本文引用皆據此
本。關於《英烈傳》版本，參見大塚秀高：《嘉靖定本から萬曆新本へ：熊大木と英烈·忠義を
端緒として》，載於《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１２４ 期（１９９４ 年 ３ 月），第 ７９—１３４ 頁。
全名《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
③ 《西洋記》現存最早版本爲萬曆二十五年刊本（１５９７ ），
義》。由於此作已有較可信賴的現代點校本，爲清耳目，本文引用據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
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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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動的邊界：《英烈傳》、
《西洋記》到《血影石》
學者已注意到晚明歷史小説和戲曲取材，從經典 “三國”、歷朝故事到
明初史事乃至晚明時事，愈益切近有明“當朝當代”的現象 。這當中除了
“時事”題材對於即時新聞性的追求，明初開國、靖難、鄭和下西洋等事件亦
多爲小説、戲曲所取材，展現出當時文學文化場域中，對於認識、建構、評議
“我朝”史事的高度興趣。而 “我朝”與 “他者”的認知構成，又往往一體兩
面。無論是前述明初事件，抑或後來的土木堡之變、嘉靖朝海寇、明末遼東
邊事，“中國”無一不與蒙古、海外或女真等“異族”關聯。
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爲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興兵所撰《諭中原檄》，當中
“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言成爲明代政權的重要意象，仿佛“胡虜”就此退
至邊關之外，使“中華”復興於“境内”。但“邊界”究竟如何界定？“驅逐胡
虜，恢復中華”乃就執政者而言，然而在文化層次與行動實質上，華夷究竟
如何“分野”？以《血影石》聚焦的 “靖難”事件爲例，建文陣營著名的良將
忠臣鐵鉉爲色目人，紀念其忠義的“鐵公祠”至晚清在劉鶚《老殘遊記》中仍
爲濟南湖畔重要歷史地景；而燕王生母爲蒙古 “碽妃”之説，學者如陳學霖
等已詳細考論，燕王的蒙古血統（無論究竟爲確鑿事實或傳聞）又在十七世
紀以降，蒙古史家編纂的各種《黄金史》中，發展出漢蒙混血建都北京的“元
太子”，取代南京漢族太子成爲永樂帝的故事，以 “蒙古觀點”將 “靖難”這
場明初的統治權争奪戰，改造爲即使易代，蒙古族血統仍持續執政的隱性
勝利 。“驅逐胡虜”的口號下，華夷交雜混血，界線難明，恐怕纔是文化運
作的實況。由此角度出發考察，則《英烈傳》與《西洋記》中對於華夷地理界
線———紅羅山———的敘事變化，與 《血影石》中的西洋想像，恰構成有趣的
對照，值得並置分析。
①

②

韓南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説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３—２７、１４２ 頁。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載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３１ 期（１９９９ 年 ６ 月），第 １—４８ 頁。
載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 ７５ 本第
② 陳學霖：《蒙古〈大明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
３ 分（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第 ５３４—５３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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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考證紅羅山，亦做紅螺山、虹羅山，本燕山南北常用地名，金末和
明中後期以來戰役中所記載的紅羅山，當位於錦州以西，洪武二年明軍北
征戰役中的紅羅山，則“位於元上都以東、全寧路以南的要隘大寧” 。《英
烈傳》講述明代開國事，朱元璋平定長江中下游，即位南京後，小説最末一
部分敘寫衆將如何北取山東，逐元軍過紅羅山，南平蜀、黔、滇地，一統平天
下。其中，“李文忠戰野狐嶺”與“劉伯温取紅羅山”前後兩節敘述明軍追擊
元順帝（１３２０—１３７０）及太子愛猷識理達臘（１３３９？—１３７８）過紅羅山，完成
“驅逐胡虜”，在全書中的特殊位置不言而喻。
然而，小説呈現這個看似標誌 “恢復中華”的關鍵事件，氣氛並不特别
歡慶，反而對於透過軍事活動進行的 “擴張”與 “界分”及其模棱游移的本
質，特别著墨。明軍北征沙漠的路線，史籍所載略有不同。《明太祖實
録》載：
①

洪武三年春……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
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 …… 兵爲二道，一令
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關入
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
②

同年五月，李文忠（１３３９？—１３８４）“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
等於白海子之駱駝山” ，接著進軍應昌，得知元順帝已卒於逃亡途中，攻破
應昌城（今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克什克騰旗一帶）：
③

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宫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
等……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頓去，文忠親帥
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還師……至紅羅山，又降其將楊
思祖等一萬六餘人。
④

李新峰《紅羅山與元明戰争》，載於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第 １８ 輯，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０２—３１１ 頁。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１９６６ 年版，卷四八（洪武三年春正
②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録》，
月癸巳條），第一 ａ—ｂ 頁。
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條），第四 ｂ 頁。
③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録》，
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辛丑條），第六 ｂ 頁。
④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録》，
①

·１９０·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明太祖實録》未提及野狐嶺，但其他紀録如陳建 （１４９７—１５６７ ）《皇明通
紀》、高岱（１５０８—１５６７）《鴻猷録》、尹畊（１５１５—？）《兩鎮三關通志 》皆載
李文忠先率師出野狐嶺，繼有駱駝山之戰。各紀録差異主要在於所經各
地的先後順序 ，至於北征重要事件 ：元順帝卒 ，明軍攻破應昌 ，俘獲衆
多元廷皇族 、官員 ，但元太子成功北走 ，明軍追之 “不及而還 ”，則大同
小異 。
《英烈傳》中李文忠一線的北征敘述從居庸關、野狐嶺、駱駝山到應昌、
紅羅山，大致合於史載，或者説，比之於諸書各説，並無重大出入 。唯獨在
“劉伯温取紅羅山”一節，刻意設計虚構。李文忠率兵追逐脱逃的元太子，
史籍或言追至北慶州，或僅言追之不及，未明止於何處；至於元太子如何成
功逃逸，明軍何以追之不及，則無記。《英烈傳》於此發揮，將紅羅山從原本
行軍路線中的一站，改寫爲明軍追逐元太子，最終無法跨越的界線，取代史
籍中原載的北慶州。“野狐嶺”與 “紅羅山”於是在小説中構成 “邊界”與
“界外之界”的組合。“野狐嶺”在 《英烈傳》之前的地理行記中，已標誌著
中原與大漠的分界。《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述金末丘處機 （１１４８—１２２７）西
行至興都庫什山區會見成吉思汗，途中行經此處，南望太行諸山 “晴嵐可
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從此隔絶矣”，便點出野狐嶺界分胡漢之
風的地理與文化位置 。《英烈傳》中李文忠師出野狐嶺，意味著步出中原
地界，向“胡地”推進。史籍中載明軍先經紅羅山再至應昌，抑或攻克應昌
後歸途中經紅羅山，推測起來紅羅山皆當位於應昌南方。但小説敘述李文
忠平定應昌，於酷暑中率兵北追三日至歌麻嶺，飲水用盡，“沙漠之地，塵埃
噎人，軍士死者數千”，文忠禱天得馬跑泉，復再北行三日，至紅羅山。如此
①

②

③

關於明軍洪武三年北征路線的考證，參見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
印書館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５—１１ 頁。
參見川浩二：《一矢、睛を貫く———史書〈皇明通紀〉と歷史小説
② 關於《英烈傳》與史書的關係，
〈英烈傳〉の語り》，載於《中國文學研究》第 ３０ 期（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第 ３１—４７ 頁。川浩二：《歷
史小説〈皇明英烈傳〉における“太祖十二英”———明後期における開國功臣への評價の變遷と
その表出》，載於《中國文學研究》第 ３９ 期（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第 １０４—１２２ 頁。劉瓊云：《紙上開
國———書籍媒介、知識製作與〈皇明英烈傳〉中的國朝意識》，載於《依大中文與教育學刊》第 １
期（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４—７４ 頁。
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③ 李志常原著，
版，第 ７２ 頁。關於《長春真人西遊記》中胡漢政治與文化的話語操作和競争，參見 Ｍｉｎｇ Ｔａｋ Ｔｅｄ
Ｈｕｉ，“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１ （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６０ ８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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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出紅羅山深入沙漠之感 。
野狐嶺之後，再過紅羅山，標誌著明軍突破固有地理界線，一心向前擴張
的意志。小説自北征起，透過元、明將領交兵時的對話，對此已漸鋪陳。首先
是徐達往山西進兵，攻澤州，澤州守將平章竹貞與徐達針對和、戰如此對話：
①

竹貞曰：“南北中分，自古有之。今與元帥講和，我大元守陝西、山
右、雲中、應昌等處；大明守江浙、閩廣、中原、河北、燕京等處，則兩國
和好，永絶争端，不亦美乎？”徐達曰：“中原本人倫之地，汝胡元混亂百
年，今日天運循環，生我聖哲，奮起淮西，不數年滅漢殲吳，擒國珍、執
友定，四海咸掃，是天命有在也，豈容和議云哉？”
②

居於弱勢的竹貞就“南北中分，自古有之”的歷史事實持論，背後隱含“流動
地界”的概念，在南北各朝陸續統治，最近期屬於元朝的土地上重新劃分，
提出與明朝分治和好的可能。徐達則從治道與文化的角度，對比中原的禮
教秩序（人倫）與胡元之失道 （混亂），再以大明平定中原之勢，證明 “四海
咸掃”乃“天運循環”的結果。疆界的推進和劃分，不由人定，而歸“天命”。
稍後在駱駝山，李文忠迎戰沙不丁朵兒，兩人口頭交鋒更爲尖銳。沙不丁
朵兒指責：“汝太祖不知進退，我主棄讓燕京，而退應昌，足爲和議。何故窮
侵無厭？”李文忠回以：“昔日天亡炎宋，爾元世祖以北兵直抵海南滅之，實
天數然也。今我太祖已江南之兵，而清沙漠，掃滅胡虜，此亦天數然也。”
此處沙不丁朵兒對明軍的窮追猛攻，做了“貪得無厭”的道德性解讀。李文
忠則指出當年元世祖亡宋，亦是自大漠一路追擊至南海，不留餘地。
透過溢出史實的虚構對話，《英烈傳》作者將疆域的擴張與邊界的推
移，置於“無厭”與 “天命”兩種視角之下，與前述徐達與平章竹貞對話中
“中分和好”與“四海咸掃”的對比，彼此呼應。一方面，軍事成功進展可以
是道德上的恃强不仁，貪求無度，拒斥協商“中分和好”的可能，執著壯大版
圖與一統秩序。另一方面，窮盡北漠南海勢如破竹的征伐，也可以是天意
佐助的表徵，“四海咸掃”於是被賦予超乎人間道德的運數律則。
③

不著撰人：《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以下簡稱《英烈傳》），日本内閣文庫藏余君
召三台館本，卷六，第十四 ａ 頁。
卷五，第四十五 ｂ 頁。
② 《英烈傳》，
卷六，第十 ｂ—十一 ａ 頁。
③ 《英烈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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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兩位明將所言的“天數”、“天命”，背後實緊依著蒙
元帝國版圖空前擴展的前例。李文忠以元世祖亡宋與明太祖掃元類比，言
下之意，元、明政權開邊拓土征戰不懈的開國作爲，實無二致。元帝國的前
例，同時也是明軍鍥而不捨北逐胡虜的驅力。兩朝或者同樣 “無厭”，或者
同應“天數”，若爲後者，則元朝氣數之盡乃自然盛衰之理，無以指責明軍拒
絶議和。明軍北伐不止，只是追隨當年元軍南征至海涯的精神。
那麽，若海洋曾令騎兵止步，則大漠北征究竟該至何處止息？或者换
個方式問，明軍追踵元帝國的擴張精神，該如何發展？是無止盡地向極邊
推進再推進？還是將遭遇何種界限？李文忠追逐元太子“不及而還”，現實
上當然牽涉財力、人力、地理水土種種政治、軍事上的原因。然而在 《英烈
傳》中，小説虚構情節更想探問的是擴張與邊際、同化一統與保留差異的問
題。於是李文忠率兵一過紅羅山，便遇上了一位神秘老者，自稱“乃此地居
民，有一言相告”：
自古以來，華夷並立。 漢雖有滅匈奴之心，匈奴不滅。 胡雖有亡
晉之志，晉終不亡。 雖元世祖雖一統天下，未嘗改漢以人爲胡。 今大
明皇帝負英武之才，以蕩群雄之亂，北逐胡元，復成一統禮樂之治。順
帝已死應昌，殘胡逃還北海，今將軍出寨七千餘里，可以回兵，不宜勞
師過此山也。
①

此言將“南北中分，自古有之”之見進一步闡發。如果平章竹貞訴諸於歷史
事實，則此處老者轉將“華夷並立”視爲“自然”狀態。既然自漢至今逾千年
來，胡漢勢力始終互有消長，但難以殲滅對方，則兩者共存近乎天地造化運
作之當然，非人力所能改易。元朝“未嘗改漢爲胡”，保留各自之原質，也是
就同一脈絡下持論，仿佛胡元乘勢進入中原與漢族雜處，但無意强行 “同
化”，故此時順勢北退，亦無傷漢族本然。大明皇帝既已恢復禮樂之治於中
原，胡元北歸，各得其所，應止戰相安。
小説無意在元、明將領的論點之間評斷是非，而是透過召唤一隻北方
神獸———角端———以及與之聯繫的歷史紀聞，予以解套。面對老者勸説，
李文忠怒斥之爲誑語。老者於是奉上預言詩一首：“兵過紅羅山，必然遇角
①

《英烈傳》，卷六，第十四 ｂ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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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若是不班師，三軍有殘害。” 即消失不見。明軍持續北進，過紅羅山五
十里，見元兵已無食，拔草爲糧，驚慌狼狽，於是肆力衝殺，勝算在握。未料
追至北海子烏龍江邊，見元太子及其隨從三百騎絶望之餘，急下馬面江跪
地祝禱，竟 “江中雪浪分開，海内狂波四裂，顯出一道長虹，横截住千尋碧
水” 。敘事者於此處解釋：“此天意未欲亡胡，故烏龍江顯出一條銅橋，與
元兵擁太子渡橋而去。” 正當李文忠嘆息元太子過江逃逸時，紅羅山上一
聲響震，“一獸身高六尺，色如墨，頭有一角，碧眼紫睛，聲如笙簧”立於嶺
上。李文忠根據先前劉基對於老者預言詩的解説，識得此獸便是角端。便
高聲與之言：“爾乃靈獸，知天地未來氣數。胡人後若不生，可即無叫。後
生，可叫一聲。南侵不過關，可叫二聲。後來犯邊，可叫三聲。”角端連叫兩
聲下嶺而去，李文忠心知胡人後必南侵，但此刻已無可奈何，於是班師 。
表面上看來，這只是小説家利用神異便捷解釋明軍無力繼續北征的歷
史現實。但倘若我們再進一步考慮神獸角端的象徵内涵，則訴諸靈怪或許
尚有别解。小説中僅透過劉基（１３１１—１３７５）説明了角端乃麒麟之屬，身體
皆黑，龍足龜甲，屬北方，見則國家有水災。然而此處的虚構情節，在元、明
史料、詩文中其實有跡可循。元明之際陳桱 （活躍期間 １３５０—１３６９ ）所著
《通鑑續編》記述元太祖滅回回國：
①

②

③

④

太祖皇帝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太祖皇帝命蘇布特逐之，及
于輝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遁，蘇布特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逃
匿海嶼，蘇布特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庾死。太祖
皇帝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緑色而獨角，能
爲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
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
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 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
實陛下無疆之福。”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⑤

《英烈傳》，卷六，第十四 ｂ 頁。
《英烈傳》，卷六，第十五 ｂ 頁。
卷六，第十五 ｂ 頁。
③ 《英烈傳》，
卷六，第十五 ｂ—十六 ａ 頁。筆者查三台館本和楊明峰本《英烈傳》皆敘述角端鳴叫
④ 《英烈傳》，
二聲，而之後的版本則多做鳴叫三聲。此或與明代末期北邊局勢的變化有關。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３３２ 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⑤ 陳桱：《通鑑續編》卷二〇，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８８２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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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如破竹的遠征軍，被追逐奔逃無路的國王 ／ 太子，透過神秘老者 ／ 靈物傳
訊“汝軍宜早回”，名臣 （耶律楚材 ／ 劉基）解釋異獸所繫徵兆，因角端而罷
兵———極其近似的敘事元素，不僅暗示《英烈傳》化用了成吉思汗遇角端罷
兵的相關記事 ，亦内涵多層次解讀小説華夷敘事的可能。
《英烈傳》顧名思義，歌頌大明開國功業的意圖明顯。但也正因此，書
中北逐元軍敘事一再賦予胡族“聲音”的努力，值得思忖。小説淡化了元太
祖滅回回國記事中角端的神異能力：“解四夷語”的角端在《英烈傳》中僅能
以叫聲回答李文忠之問，無法人言，“汝軍宜早回”的警告轉而成爲胡地老
者之語，似乎意在先前元、明將領的對話之外，另再創造一個“胡地居民”的
角色。然而此一居民究竟是人是神，是胡是漢，抑或胡漢混血，敘事中並未
清楚交代，老者僅言“某乃此地居民”。反而是李文忠因其規勸回兵之語，
直接怒指“爾乃胡族心腹”，爲老者貼上了身份標籤，顯現求勝心切的大明
將領“其心既異”必然“非我族類”的邏輯。小説一方面透過元朝胡族將領、
胡地軍民，與明朝一方天命轉易，征逐必須徹底的立場對話。然而對話雙
方軍力懸殊，止戰的訴求如何可能？此時他方異獸的特殊行爲搭配天象警
兆的詮釋，便成爲第三股力量。
藉由改寫元太祖遇角端記事，《英烈傳》召唤胡地靈獸象徵的惡殺 “天
心”，以凌駕漢族將領口中的 “天數”。耶律楚材 “蓋上天惡殺”之言在 《英
烈傳》中並未出現，這或許是爲了合於小説强調大明開國壯舉的主旨，諱言
光榮勝利背後的殺戮。但透過融合變造引入元太祖見角端班師的歷史前
例，小説其實也隱微針對李文忠“昔日天亡炎宋，爾元世祖以北兵直抵海南
滅之”的持論，提出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倘若元兵當年滅宋絶盡，可作爲此
刻明軍逐元不止的理由，那麽當年元太祖在鐵門關遇角端罷兵班師一事，
是否亦可供借鑒？
而對於晚明的《英烈傳》作者，華夷問題又不僅是歷史殷鑑的問題，尚
關乎大明的未來。故而小説中的角端敘事雖同樣以罷兵班師收束，氛圍卻
①

①

類似記載亦見於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收入蘇天爵編：《元文類》卷五七，《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１３６７ 册，第 ７５２ 頁；陸佃撰，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二三，收入《續修四
庫全書》，第 １２７１ 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孫弘範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４２ 頁；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卷下，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１０
輯第 ７ 册，清光緒十三年應城王氏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９—５０ 頁。楊維楨則
做有《角端賦》，見楊維楨：《鐵崖賦藁》卷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３２５ 册，據上海圖書館
藏清勞權家抄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１４—４１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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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不同。原記事中，元太祖接受耶律楚材透過解説異獸象徵隱含的勸
諫，毅然班師；《英烈傳》中角端除了印證“天意未欲亡胡”，另一重要作用還
以叫聲預示“胡人後必南侵”，留下懸念。於是明軍的班師“凱旋”，實已潛
藏未來將復發的衝突，也點出明軍將領一心以天命之名力圖殲滅蒙元勢
力，乃根源於胡漢争端再起的憂懼。如此大明“英烈”所援引的“天命”，内
中包覆的其實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極欲自我防衛的人爲意志；而藉由
銅橋出水、角端現身的異象，《英烈傳》作者對於老者“自古以來，華夷並立”
之説，其實清醒自覺。漢族政權所持的“天命”與胡地靈獸示意的“天心”，
在漠北遭遇，以元太子渡烏龍江做結。面對華夷並立的世界，紅羅山在小
説中不僅是實有的地名，亦是象徵意義上，差異觀點交鋒，衝突暫止的胡漢
分野之處。
紅羅山作爲象徵性分野，《英烈傳》並非孤例。稍晚成書於萬曆二十五
年（１５９７）的《西洋記》設計永樂派遣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緣由，正是爲了
尋找隨著元主跨越銅橋，轉進紅羅山，落入西番的 “傳國璽”。小説藉張天
師之口解釋：
這璽在元順帝職掌。我太祖爺分遣徐、常兩個國公，追擒順帝，那
順帝越輸越走，徐、常二國公越勝越追，一追追到極西上叫做個紅羅
山，前面就是西洋大海。 元順帝止剩得七人七騎，這兩個國公心裏想
道：“今番斬草除根也！”元順帝心裏也想道：“今番送肉上砧也！”哪曉
得天公另是一個安排。 只見西洋海上一座銅橋，赤碐碐的架海洋之
上，元順帝趕著白象，馱著傳國璽，打從橋上竟往西番。這兩個國公趕
上前去，已自不見了那座銅橋。 轉到紅羅山，天降角端，口吐人言説
話。徐、常二國公才自撤兵而回。 故此這個歷代傳國璽，陷在西番
去了。
①

此段敘述嫁接元主北逃與“傳國璽”傳説 ，或由於未詳考證，或爲配合下西
洋主題，與史實及《英烈傳》之記載，皆有所出入：脱逃者當爲元太子而非
②

①
②

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九回，第 １１１—１１２ 頁。
關於晚明傳國璽傳説與辨疑，可參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年版，補遺卷
四，第 ９０７—９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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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順帝；追逐將領並非徐達（１３３２—１３８５）、常遇春（１３３０—１３６９）（後者在此
之前已死於北征途中）而是李文忠；烏龍江成爲“西洋海”，紅羅山則從北方
大漠向西南移轉到西番地界。相對於元主逃逸過紅羅山在 《英烈傳》中屬
北伐尾聲，在《西洋記》中則是另一番西洋遠航的開端，如此在前者當中留
下的懸念遺憾，後者予以接續發展。《英烈傳》中象徵異族各安其地的分隔
嶺，在《西洋記》中重新被想像爲可以穿越深入的地界。
《西洋記》第六十八到七十一回寫“元帥兵阻紅羅山”便是如此構想下
的産物。小説中大明艦隊來到紅羅山之前，先到了古俚國以及一虚構的金
眼國；離開紅羅山後下一站則爲吸葛剌國。古里位於印度西南岸，今印度
科澤科德市；吸葛剌當爲榜葛剌，即今印度東部的孟加拉 。就現代地理知
識而言，此段先至印度半島西南的古里，過紅羅山又回頭到東印度孟加拉
的航線，看似古怪，但若理解《西洋記》以吸葛剌國“即西印度之地”，很可能
是作者羅懋登不察採用了《星槎勝覽》之誤説，那麽便不難看出，其原本的
設定是將紅羅山定位於西印度與中亞的交界處 。吸葛剌國以下，大明艦
隊便進入了阿拉伯海、波斯灣以至非洲東岸之域。
不僅紅羅山的位置向西南移動，其内涵也從《英烈傳》中難以跨越的界
線，轉爲一誤解錯亂、入山勘查、最終除魅（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重新封神立祠的過程。
小説先通過鄰近金眼國將軍的觀點描述紅羅山中人：“吸葛刺界上有個紅
羅山，山上有三個異樣的好人：一個叫做金角大仙，一個叫做銀角大仙，一
個叫做鹿皮大仙。三個人都是一樣的法術通玄，變化莫測，人人都曉得他
是個世上活神仙。” 同時大明將帥自海中船艦上遠望此山“紫霧騰騰，瑞煙
靄靄”，仿佛中國仙山 。然而當鄭和派遣語言天才且擁有隱身草的小兵
王明 ，以及來自女兒國（位於爪哇和蘇門答臘之間）的武狀元黄鳳仙登陸
勘查，則一步步發現 “大仙”並非玄門高道，而僅是囫圇自修，賣弄仙術之
輩。因意愛明軍將領唐英而加入下西洋任務的夷女黄鳳仙，在紅羅山白雲
①

②

③

④

⑤

關於吸葛剌即爲榜葛剌之考述，參見向達《論羅懋登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收入羅懋登
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 １２９５ 頁。
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第 ３９ 頁。
② 費信著，
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六十七回，第 ８５９—８６０ 頁。
③ 羅懋登著，
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六十八回，第 ８７９ 頁。
④ 羅懋登著，
可參考 Ｃｈｉｕｎｇｙｕｎ Ｅｖｅｌｙｎ Ｌｉｕ，“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⑤ 關於《西洋記》中王明此一人物形象的分析，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ｎｕｃｈ Ｓａｎｂａｏｓ Ｖｏｙ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ｐｐ．１２６ １３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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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假扮觀音大士，探得三位“大仙”底細，與大明張天師、國師金碧峰各收
服其一，金角、銀角大仙遭斬殺，鹿皮大仙則因不似兩位師兄好鬥，性命
得存。
乍看之下，小説此段的情節安排顯得錯亂隨意：漢傳佛教信仰最盛的
觀音菩薩，竟由應屬南島女夷的黄鳳仙假扮；紅羅山中看似自行修習中國
道數末流，不倫不類的“三仙”，又信之不疑認定：“果然語不虚傳，人人都説
道這是個潮音洞，今日果然有個大士在這裏現身。” 鹿皮大仙求饒，金碧峰
慈悲思索如何能不殺又確保其安分規矩，最後決定道：
①

“罷了！把這個皮袋子還你也難，再要你去托生也難。依我所説，
你就做個紅羅山鹿皮山神罷！”鹿皮靈性説道：“這也通得，只是没有個
憑據。”國師道：“天師大人，你與他個憑據罷！”天師不敢怠慢，取出一條
紙來，寫著“紅羅山鹿皮山照神”八個大字，用憑火化，交付與他。……
國師道：“卻有一件，你在這山上，只許你降福，不許你降禍。凡有舟船
經過者，只許順風，不許逆風。”鹿皮神説道：“再不敢。”國師道：“你若
敢時，我就牒你到陰山背後，教你永世不得翻身。”…… 後來紅羅山上
山神甚是顯應，凡來往舟船及土人疾疫旱澇，有禱必應。 番人從百里
之外來者，絡繹不絶，立有祠宇，匾曰：“鹿皮神祠”。
②

一個海外“野生”的“假仙”，因爲金碧峰一念慈悲，竟成爲當地名播百里的
靈驗神祇。似乎在這紅羅山地界，一切紊亂無序，任何嫁接穿插皆可能。
然而若將這些細節視爲因“越界”導致的文化錯亂、開放嘗試與秩序重
整，則《西洋記》中的紅羅山橋段，或許便不只是胡鬧而已。小説描寫此山
在兩國間的荒野山區，不屬特定政權管轄，予之過渡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中間性
（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的特質。在此，事象對應的意義、價值認識的基準開始浮動。
設想，倘若原生印度的觀音菩薩能東至中國海隅的普陀山駐留並成爲信仰
中心，那麽化身多端，處處示現度化衆生的菩薩現身 “西印度之地”的紅羅
山，何怪之有？菩薩形象隨其信仰傳播，原本便在不同文化環境中流變，那
麽南洋夷女扮觀音，亦未嘗不能取信於人；“三仙”不疑有他虔心敬拜，於是
①
②

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六十九回，第 ８８５ 頁。
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七十一回，第 ９２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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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可原。倘若讀者認爲小説這些安排無稽可笑，那麽或許是固有的華夷
符號秩序（觀音菩薩只當在普陀山，不做南洋面貌），縮限了認知框架與想
像能力。而當假扮觀音之事拆穿，“紅羅山”庇佑仙神一職出缺，恰巧由鹿
皮大仙嘗試擔任。鹿皮大仙自言擔任山神需要“憑據”，金碧峰於是請張天
師“與個憑據”，儀式性地授與山神頭銜，書於紙上火化。此舉看似將鹿皮
山神納入中原神道的管轄系統之中，仿佛某種 “漢化”封神，如此若未來行
爲不軌，便會遭到强行召唤（“牒”）審訊。但異域山間自生，不屬任何體制
的鹿皮大仙主動要求憑據，亦是借力於中原神道系統的悠久建置，認可其
“成神”的合法性。透過儀式，封神的明朝一方在名義上確認掌控權，受封
的一方取得某種合法身份，由“野”轉“正”，雙方各得所需。
《西洋記》這一番奇想式的操弄，可説是在維護大明優越感的前提下，
對於紅羅山作爲胡漢分界“之外”的其他可能，嘗試遊戲探索。女夷狀元愛
慕漢族將領、山中“假仙”遭誅，“野仙”接受收編，是跨越界線進入文化過渡
區時，小説敘事用以安定熟悉意義秩序的定錨。然而在此範圍内，女夷扮
了觀音、得了大明軍功，“番人”得了原生的“紅羅山鹿皮山照神”，而此一山
神又原爲當地林間野鹿一頭。在羅懋登“跨界”的遊戲想像裏，不僅華夷與
人神界線游移，人、鹿之間的物種之隔，透過行善修道（即使只是大明國師、
天師眼中的末流小道），亦可跨越。動物精怪擾亂人世的書寫，在中國宗教
與文學傳統中源遠流長，《西遊記》乃箇中翹楚。此處的鹿皮大仙，既是繼
承此一傳統，但漢族眼中的畜生妖道，被容許在西洋山中就地成仙，無需滅
除亦不必由“主人”收管，則又是“跨國”神仙文化的新發展。大明艦隊在海
上遭遇異文化，彼此認知不同，導致金眼國將領眼中之神仙好人，明軍視爲
凡胎妖物的差别觀點。一方面，小説敘事從大明觀點“揭露”紅羅山神仙之
“假”，有術無道；但另一方面，因金碧峰憫念鹿皮大仙無意争鬥相抗，心有
悔意，野物出身的 “假仙”從祝禱 “假”觀世音，轉而自身成爲應禱降福的
“真神”，照護當地行船安穩，人無災殃，形成番地的信仰中心。隨著 《西洋
記》中大明艦隊西行距離中國越來越遠，晚明文學世界中的疆界與異文化
想像，亦隨之流動開展。
到了《血影石》中的八百媳婦國，女夷的力量不再以個人聯姻的方式發
揮，而是在國與國外交的層次上運作。大明政權未必優越，劇作家反而藉
地理訊息和異域知識轉喻，爲劇中的八百媳婦國鋪陳清明政風。其女王賽
罕天主口中的八百國定位座標：“古里家風，占城流派，國近朵耳，接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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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安南，地逼星源，職貢琉球、日本。” 反應朱佐朝對於西洋地理知識的掌
握。《星槎勝覽》上承《島夷志略》，兩書皆載古里國 “風俗甚厚，行者讓路，
道不拾遺，法無刑杖……” 。賽罕天主“古里家風”之語，很有可能即指涉
地理志書中古里國風俗良善的記載，藉以比喻八百媳婦國政之清明，並如
此賦予賽罕天主批判陳瑛擾亂社稷，永樂篡逆大位的正當性。如此，就明
朝與八百媳婦國朝貢關係的史實而言，朱佐朝進行了層層倒轉，將順服的
男性政權朝貢國，改易爲無論道德、軍事皆勢可與中國抗衡的女王國。我
們便由此進入檢視，朱佐朝在其所布置的世界舞臺中，如何安排女夷人物。
①

②

三、四夷館之宴：性别、華夷、錯位
關於八百媳婦國的歷史、地理位置以及與中國的往來，筆者於他處已
有細論 。此處簡言之：八百媳婦國爲明初位於今泰國北部的攬那王朝
（Ｌａｎ Ｎａ，百萬稻田之意） ，以清邁、清萊爲中心。學者考據八百媳婦的疆
域，東約到湄公河，西近薩爾温江，南大概到今泰國西北部宋膠洛縣
（Ｓｗａｎｋａｌｏｇｅ 或 Ｓａｗａｎｋａｌｏｋ），北部到今緬甸的景棟（Ｋｅｎｇ Ｔｕｎｇ） 。明代史
籍稱攬那王朝爲八百媳婦國，因世傳其部落酋長 “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
名八百媳婦” ，又稱八百國。元成宗時期，雲南行省左丞劉深率元軍征伐
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加上中途與貴州土司交戰大敗，兵民死傷慘重，
不果而返 。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前後，與中國開始交通。終明朝因受周邊
鄰國如老撾、暹羅、緬甸勢力上升的威脅，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往來密切，
③

④

⑤

⑥

⑦

朱佐朝：《血影石傳奇》，第十三折，第四十四 ａ 頁。
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前集，第 ３４ 頁。亦可參見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
夷誌略校釋》，第 ３２５ 頁。
俠妓和女夷：〈血影石〉中的邊緣人物與異域想像》，第 １１７—１２１ 頁。
③ 劉瓊云：《宦官、
載於《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９２ 年
④ 陳序經：《撣泰古史初稿》，
版，下卷，第 ９１４ 頁。
第 ９１８ 頁。朱亞非：《明朝與八百媳婦國關係析論》，載於《文史哲》
⑤ 陳序經：《撣泰古史初稿》，
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７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 年版，卷三一五，第 ８１６０ 頁。
⑥ 張廷玉等撰：《明史》，
列傳第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６ 年版，卷一五六，第 ３６７８ 頁。關於與貴
⑦ 宋濂等撰：《元史》，
州土司之戰，參見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０—
２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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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奥援 。學者統計，自洪武二十一年至正德八年，一百二十多年間，八
百派使節到中國朝貢計有三十三次，明使回訪四次 。正德時，在執掌朝貢
者接待事務的 “會同館”中，另設八百館，專事接待來中國朝貢的八百使
節 。對中國與八百關係做過詳盡考論的陳序經亦指出，“《明史》列八百
媳婦國於雲南土司，其地位是内屬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區域”，與“外國傳”中
所載的諸國地位不同 。
而更巧妙的是，八百媳婦國這一頗具女性意味的國名，同時又符合了
劇作家尋求女性復仇力量的需要。一方面，現實上終有明一代，八百媳婦
確實是個與中國往來頻繁的朝貢國。另一方面，《蠻書》中記載唐代强國南
詔曾出兵兩萬征伐女王國，結果南詔士兵“十不存一，蠻賊迺回” ，此中女
王國之善戰，與《血影石》劇中八百媳婦國之强悍，也可説異曲同工。
兩位女夷在劇中初次登場，是“靖難”戰後，永樂初登基之時，八百媳婦
國公主賽不花與都統元帥瓦里銀曷，以使臣身分，至南京向中國新君入貢。
歸國前於四夷館接受賜宴，由隨永樂即位，一夕翻身掌權的奸臣陳瑛陪席
接待。這場宴席上，陳瑛與兩位女夷的唱詞、對白，完全環繞兩者對於傳統
性别符號的差别解讀。前一日使節大庭朝見天子時，陳瑛已見兩位使者貌
美，計劃今日四夷館酒席間，“把風情話兒打動他。若慕我中國人物，一時
留意，我就請一道封詔，謀差到他國中，成了配合，我就是一國之主了” 。
這裏陳瑛眼中的賽不花和瓦里銀曷，首先是貌美女子，是男子情色慾望的
對象。公主與都統元帥的身份，乃男性情慾投射的從屬。在陳瑛所見，僅
釋放著有助其成爲“一國之主”，婚配利益上的訊息。值得注意的是，陳瑛
的婚配遐想，並非將外夷女子“娶入”中國，而是藉結姻助一己“走出”中國，
至異地另謀機會做“一國之主”。女夷使者的政治實力完全爲明廷大員陳
瑛所忽視，但綺思豔想之外，其婚姻盤算也已道出某種 “對外”認識：女夷
作爲通往外地的渠道性功能，異域所提供的嶄新機會，個人透過位置移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亞非：《明朝與八百媳婦國關係析論》，第 ４９—５１ 頁。
朱亞非：《明朝與八百媳婦國關係析論》，第 ４８ 頁。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７４９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③ 吕維祺輯：《四譯館增訂館則》，
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玄覽堂叢書三集影印明崇禎刻清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袁懋德補刻增修後印本影印，卷一，第四 ｂ 頁。
第 ９５０ 頁。
④ 陳序經：《撣泰古史初稿》，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版，卷一〇，第 ２４５ 頁。
⑤ 樊綽：《蠻書校注》，
第十三折，第四十二 ｂ 頁。
⑥ 朱佐朝：《血影石》，
①
②

女 夷 救 忠 臣 · ２０１·

在異地達至權力重整，發跡變泰的可能。
只是陳瑛的認識與兩位女夷使者的自我認同，全無交集。前者只見異
邦佳麗，後者自視乃堂堂朝貢使節。雙方會面，以陳瑛的調戲言語始：
（浄上）兩位請，請上，同下官拜堂。（二旦）唗，怎麽説拜堂二字？
（浄）堂上見禮之説。（二旦）他戲弄俺哩！（仝拜介）（浄）雲想衣裳花
想容，殊恩今錫未央宫。（二旦）東風遠播招携德，化育沾濡萬國同。
①

請來使上堂就坐，陳瑛故意使用 “拜堂”一詞，並强作解説。兩位女使頗悉
漢文，知道陳瑛有心戲弄。後者緊接 “雲想衣裳花想容，殊恩今錫未央宫”
之言，更是語帶雙關。“殊恩今錫未央宫”，一方面當然可以是應景文字，描
述明朝天子對於朝貢國來使的施恩接待。然而當此語和李白 《清平調》首
句“雲想衣裳花想容”接連，則天子於未央宫施賜的“殊恩”，馬上具化爲如
唐明皇與楊貴妃，天子寵幸、麗人承歡的綺豔指涉。面對明廷代表官員的
不當言辭，兩位女使對之以“東風遠播招携德，化育沾濡萬國同”，試圖將語
意系統從男女私情導正回外交使節依禮應對的公務場域。《清平調》之寫
作，起因於唐宫中沉香亭前牡丹盛開時節。女使於是取 “東風”起頭，但轉
將春日長養名花豔姿的東風、雨露，重新連回“遠播聖德”、“化育沾濡”這樣
聖人之治的典型比喻；將陳瑛原語中凸顯的花容姿色，消解還原回得體的
外交辭令。
兩位女使隨後的唱詞，也是在同樣的言説意圖和語意脈絡下進行。
【梁州新郎】河清海晏，天開日麗，遠駕從龍旌旆。 當陽鴻運，又
看儀鳳鳴岐。只爲聞風歸往，海不揚波，已識真人起……清平調，謫仙
製，似池臨凝碧笙歌沸。稱帝力，主恩沛。
②

河清海晏、天開日麗、儀鳳鳴岐、海不揚波，皆是對宗主國政治清明、盛世之
象的讚頌。我們也看到，女使這次嘗試轉化 《清平調》意涵的作法，是直指
此作題名，但完全跳過詩中唐皇貴妃情愛歡會的内容，轉移焦點至其作者
①
②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三折，第四十三 ｂ 頁。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三折，第四十四 ａ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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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唐皇的君臣恩賞；先言 “謫仙”文采筆力之高，其詞被之管絃後造成
“凝碧笙歌沸”之效。稗官野史多有連結李白《清平調》之作與唐明皇對此
才士之賞識殊寵的記述 ，兩位女使從李白填詞延伸至“帝力主恩”，不難看
出當中小説傳奇知識的作用。對照馮夢龍 《警世通言 · 李謫仙醉草嚇蠻
書》故事，蠻夷在《血影石》中不僅不再無知狂妄，而且深慕中華風物；唱詞
中女使逕以大才如謫仙，知遇於天子的李白爲認同對象。“從龍”、“聞風歸
往”、“已識真人起”，隨行的意態與文化見識，再再表露朝貢國對於中華大
邦的期待與仰慕。
然而，女使“轉正”話語系統的努力面對陳瑛絲毫不見效。後者的對答
仍然充斥“……料應是天臺雙美，羨當年劉阮，愧我難如”，“暗想籠雲凝雨，
盻斷巫峰，漢宫誰得似” 的綺豔意象、典故。兩位女夷使者接連明表欽慕
中華之心，陳瑛難斷暗想神女風情之思。之前女使可以掩蓋、驅除的情色
意指，陳瑛一開口，“雲雨巫山”、“漢宫誰得似”，傾倒而回。無怪女使一聽
聞便起立告辭，而陳瑛卻仍色迷心竅，一意令左右取 “鴛鴦玉杯”要與二女
把盞。女使慍怒不語的表情，陳瑛再次誤讀，以爲是 “眼頻低，嬌羞不語心
先醉。明瞳美，倩語垂，區區意，宛如群玉山頭會” ，硬是把鄙視、怒目、忍
氣不語之狀，解爲含羞沉吟之態。
終於，女使的天朝嚮慕完全破滅，中國印象陡然翻轉：
①

②

③

（二旦）唗！好一個天朝的臣子……【前腔】沐猴獸裹衣，壞綱維，
將奴做桑間濮上秋胡戲。 天朝帝，仁義區，衣冠地。 誰知喪心蒙面同
禽彘。
④

“仁義區”中，天朝大員人品卻如衣冠禽獸，與女夷認同的聖治綱常全不相
應。女夷此刻對“天朝”看法逆轉，面對無恥之邦，不僅軍事上欲動用武力
“雪恥”；道德上，亦開始認識本國政治優於天朝敗壞綱常的可能。天朝聖
如樂史：《楊太真外傳》，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三部陽山顧氏文房第一函，據明正德顧元慶輯
刊陽山顧氏文房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 １９６６ 年版，卷上，第 ７ｂ—８ｂ 頁；馮夢龍《警世通言》
第九卷《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第十三折，第四十四 ａ 頁 。
② 朱佐朝：《血影石》，
第十三折，第四十四 ｂ 頁。
③ 朱佐朝：《血影石》，
第十三折，第四十四 ｂ 頁。
④ 朱佐朝：《血影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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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優越性並非絶對，而是因時、因人起伏。女使“天朝”認識的轉變，在這
場四夷館之宴結尾的唱詞，“自此東風夜郎西” 句中，表露無遺。國宴起
始，女使言“東風遠播招携德”，吹拂化育的 “東風”，其生發處在中國。此
時，陳瑛一場輕薄後，天朝嚮慕的破滅導致 “東風”在女夷認知系統中的位
移。“夜郎西”一詞之用，在此可見有三層意涵。第一，作爲地理位置座標，
中國西南地區的夜郎國之西，不難猜測其所指即爲八百媳婦國。第二，就
認識版圖的擴張而言，“夜郎之西”暗示越過中國西南邊疆，再往西另一股
政治勢力可能存在的推測、想像。第三，從歷史典故的轉用來看，《史記》載
夜郎侯曾同滇王一般有“漢孰與我大” 之問，呈現的是一個對中國無知的
西南大國。此處位於“夜郎西”的八百媳婦國，不僅嚮慕、熟習中國文化，直
接通使；且方經歷一場自我認識的轉變，意識到現下“夜郎西”也許纔是“東
風”所在。中國綱常有失，故“夜郎西”必須自大。
①

②

四、女夷刀鋒：邊緣位置、道德政治與自我投射
表面上，此折所表現的似乎只是奸臣垂涎美色與女夷之邦結怨的情
節，但透過劇中的用典轉義的分析，則可見這同時也仿佛一場戲劇化、諧趣
化的華夷之辨。女夷從天朝仰慕者到取代者的認識變化，明顯基於 “諸侯
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的 “文化論”夷夏觀。而華夏文
化在此劇中的表現，即爲儒家綱常倫理。主持四夷館之宴的陳瑛，其職能
實爲天朝代表，與入貢使節賓客之間在朝貢體系理論上，具有君臣從屬關
係 。然天朝代表使男女情色凌駕外交儀節，君臣之禮；則天朝作爲華夏文
化生發地的優越性驟降。换言之，陳瑛輕薄的後果，既是個人、邦國兩層結
怨，亦是其所代表的大明風教的頹敗。
③

④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三折，第四十五 ｂ 頁 。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９ 册，卷
一一六，第 ２９９６ 頁。
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 册，
③ 《原道》，
卷一，第 ３ 頁。關於中國文化中的華夷觀，可參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收入《錢賓四先生
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９ 册，第 ４３—５９ 頁。
——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④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
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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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環節上，陳瑛這個奸臣角色的雙重作用，以及女夷人物的道德
政治内涵，漸次開顯。以“靖難”爲題材的小説、戲曲，大多難能完全迴避建
文、永樂形象，以及後者政權取得之合法性的問題。《千忠録》透過方孝孺
之口直指永樂篡逆，復專寫《索命》一齣讓忠臣鬼魂化厲聲討，致永樂駭絶
而亡 。刻畫建文、永樂相對持平，且於後者之謀略雄才多有著墨的 《續英
烈傳》，也寫到永樂即位後殺戮異己之臣 。朱佐朝對於建文、永樂陣營間
實際上政治争鬥的血腥暴力，並非無知。《血影石》藉由良善宦官吳成之
口，即提到“皇爺欲洩削藩之恨，戮辱太過” 。
但總體而言，《血影石》畢竟傾向迴避永樂授意的誅戮，聚焦血“影”，淡
化血腥。其作法之一，是以 “家事 ”來調節建文、永樂的對立。劇中前部
翁氏勸説黄觀潔身去亂時，針對燕王躍躍欲起之勢，翁氏便有言 “既是骨
肉參商，你當善言解勸 ” 。劇末，曾同事洪武朝的王三寶、吳成、葉希賢，
“靖難”後再度聚合，感嘆“國家好一場大變也”，唱詞“輿圖板蕩混魚鰲，仍
又是故家宗廟” ，也是就家變平息而言。其作法之二，是讓陳瑛扮演慫
恿永樂嚴懲建文忠臣的挑撥者，讓奸臣承擔 “皇爺 …… 戮辱太過 ”的責
任。如此，則《血影石》結局只需陳瑛頭顱作爲結冤仇的象徵。永樂在陳
瑛死後仍能改正前非，大赦建文忠臣之後，使黄荄夫婦得以歸返團圓，重
建家業。
但另一方面，淡化血腥並不表示朱佐朝便滿足於盲目頌揚永樂。其褒
貶策略中，女夷角色的設置，作用關鍵。永樂一角，劇作家可説是以 “中空
式”手法處理，多聲影少實形。藉由不同人物角色之口，並陳永樂的正負舉
措、評論，但不直接定論。綜觀全劇，我們可看出環繞永樂周邊，朱佐朝其
實嵌藏著一個多方觀點競聲的場域。劇中透過王三寶、吳成兩位内官之
口，傳述永樂憐賞不忘前朝舊主建文的宦官；雖然戮辱太過，但終能接受
“元勳舊戚，不絶脱冠直諫” ，改悟大赦。相對於宦官身處帝國内部，受命
於國君，職在和緩對立，維持現有秩序；來自異域外邦的八百媳婦國女王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見《千忠録·草詔》、《索命》二齣。
秦淮墨客編：《續英烈傳》，收入《古本小説叢刊》第 １５ 輯第 １ 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 年版，第
三十回。
第二十五折，第八十八 ａ 頁。
③ 朱佐朝：《血影石》，
第六折，第十八 ａ 頁。
④ 朱佐朝：《血影石》，
第二十九折，第一〇六 ａ 頁。
⑤ 朱佐朝：《血影石》，
第二十五折，第八十八 ａ 頁。
⑥ 朱佐朝：《血影石》，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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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天主，則道出了全劇中對永樂最嚴厲的批評：“…… 向聞中華被大明威
德，一統車書，俺這里慕他文獻之邦，爲此遣兒入貢。誰知先朝皇帝駕崩，
他叔父奪了姪兒的天下，這等篡逆之事，俺這里不問也罷了 ……” 由於其
發言位置不同，評論尖銳直截。
這裏我們看到“外”夷位置面對中國“内”政，此中的彈性空間。八百媳
婦國採取最嚴格的儒家綱常標準，一針見血視永樂爲篡逆。然也正因其爲
外邦，而非大明朝臣，對永樂的篡逆可以“不問”，僅就陳瑛先前對兩位女使
的輕薄究責。在賽罕天主的道德邏輯中，陳瑛之色慾和永樂的權力慾望，
不無關聯。若非失德之君，怎能任用如此一位無行大臣？而既然天朝缺
失，崇奉聖教的女夷之國便挺身而出，爲一己伸張正義。這般的認知、行
動，在賽罕天主斬殺陳瑛後的一刻，達到極致。此刻，領軍班師回國前，賽
罕天主唱到：
①

【北上小樓】……（老旦）婦女們，果然是夷狄有君，不如諸夏，反
虧大節。這其間聖言論徹。
②

此語出自《論語·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原意在
專言禮樂正風化俗影響之深遠。故春秋時期的夷狄之國如楚、吳 “雖迭主
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爲近古
也” ，認爲無君之諸夏，猶勝有君之夷狄。而在此處，賽罕天主末尾幾個字
的改動增添，則倒轉了原文原意，肯定夷狄有君，不似諸夏的國君永樂、奸
臣陳瑛，有虧大節，並高讚爲華夏所推尊的“聖言”論徹。
考慮《血影石》當爲清初之作，這夷狄有君，諸夏虧節之説，似乎挑戰著
現今我們對於清初江南夷夏觀的認識。不過巫仁恕對於兩部蘇州派劇
作———李玉《兩鬚眉》和《萬里園》———的研究已觀察到蘇松地區士民 “對
清朝的政權與薙髮令，並不因其爲外族而心生抵抗，反而是地方官的魚肉
鄉民更令人怨恨。至於對抗清運動的看法，認爲多係烏合之衆，復明毫無
③

④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第六十三 ｂ—六十四 ａ 頁。
朱佐朝：《血影石》，第二十四折，第八十七 ａ—ｂ 頁。
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８４ 頁。
③ 劉寶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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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徒增百姓死傷……。” 此一觀察就政治現實而言，論説有據。
就文學設喻和異域想像的關係論，我們尚可再進一步，將 《血影石》裏
中心 ／ 邊緣位置與國内 ／ 域外關係的雙重置换，理解爲一種“以她爲我”的政
治動能想像。與明清親歷邊夷之文人記述中所透露的複雜心態相較 ，朱
佐朝筆下的女夷除了裝束之别，行止、價值並無令讀者不安之處。八百媳
婦國在其認知設計中，乃一安全的 “她”者。女夷進軍，中國翦除奸臣的力
量同時壯大。劇作家著意之處在於國中與國外邊緣人物力量的結合，而非
華、夷之别；甚至，以政教風化之淳正而言，八百較中國更中國；故而拯救、
同情忠臣遺孤的價值感受泯除了華、夷的界線。
與此道德“同化”並行的，是女夷服飾、樣貌上的“異化”策略。前者維
繫儒家綱常意義系統的穩定，後者滿足戲劇演出標新出奇的舞臺效果。更
或者説，正因女夷在劇中誅奸懲惡，維護教化的職能得到確立，於是劇作家
在其所設置的安全範圍内，得以揮灑筆墨點染異域風情。然而不同於本文
第二節中所討論，長期透過文本承繼、傳遞的異域地理知識，相對容易取以
利用；當劇作家試圖塑造鮮活女夷人物時，這類地理志性質的文字便顯隔
膜，未必能滿足其捕捉人物神韻的需要。身爲劇作家，朱佐朝既圖新奇創
造，但對於新奇的追求亦不能遠超出其預設觀衆的認知界域之外，以至其
感覺陌生而難起共鳴。作意造奇的文藝技法，似乎要求同與異之間的微妙
平衡。無論是由於異域資訊隔膜，外夷經驗有限，抑或文藝美學的因素，總
之，我們必須注意到，《血影石》中的女夷形象，除了高度漢化的内在，在外
表上是一個蠻夷、仙魔、雌雄錯綜，含媚演武的混合體。
第十七折，八百媳婦國聯盟進軍中國前，劇作家先安排了一場盟軍聯
合軍事演習。“蠻扮”老旦飾演的賽罕天主上臺起首便唱 “海外神鸃，俺是
個海外神鸃” 。鸃，當指鵔鸃，劉宋沈懷遠 《南越志》載：“曾城縣多鵔鸃。
鵔鸃，山雞也。利距善鬥 …… 光色鮮明，五采炫耀。” 據李時珍 《本草綱
目》統整前人記載，鵔鸃和錦鷄大體同類，體型不大，羽色五彩繽紛，堪和孔
①

②

③

④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載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３１ 期（１９９９ 年 ６ 月），第 ４５ 頁。
② 關於清代文人面對中國西南異文化複雜心理的精論，參見胡曉真：《華夏忠臣遭遇邊域倮
蟲———〈野叟曝言〉與〈蟫史〉中的西南書寫》，《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第 ２５１—２９２ 頁。
第六十三 ｂ 頁。
③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卷九一，第二十七 ａ 頁。
④ 原文録自歐陽詢：《宋本藝文類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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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相媲美 。賽罕天主以“海外神鸃”自比，相當程度上道出了劇中女夷軍
團的形象呈現：善鬥、豔麗、身形秀巧、殊而不異。鵔鸃出於中國南方 （南
越），相對於中原確屬邊疆，然非遠方外國；此禽自有特性，故於中國博物志
書中得到記載，然其與部分中原鳥類同屬，又並非全然異質陌生之物種。
朱佐朝筆下的女夷，正是在這樣一套求奇但避免隔閡的相對符號系統
中成形化生。軍事演習一幕，由丑角飾演的番女自言“綹髮盤頭美俊英，狐
裘貂襖賽昭君” ，未必是混淆了北方與西南的戎、夷，而可視爲試圖扭轉
華、夷審美標準的陳説，以“綹髮盤頭”之西番髮式爲美，以戎狄女將更勝中
國和番佳麗。“綹髮盤頭”之形容，筆者遍查中國西南夷相關記載而不可
得，最後在《星槎勝覽》中 “天方國”（今沙烏地阿拉伯之麥加）條下覓得：
“其國……風景融合，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
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 劇中 “綹髮盤頭”的描
述，當即“編髮盤頭”之意。如此則女夷衣著形貌之指涉，或取自北虜，或來
自西洋，精確而言，皆非八百媳婦國實況。從中我們又可看出，朱佐朝藉雜
取異地不同外族特徵，標誌女夷衣著外型之“他者性”（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的做法。
此外，各類動物意象在女夷裝扮、行動的描述中一再出現。女夷將士
到了長江口鱉子洋準備施設埋伏，捕捉陳瑛，自言其裝束：“俺把那魚皮豹
鞹代宫襭，更有那鶴氅裹雙脇。” “襭”，《説文解字》注 “以衣衽扱物謂之
襭”，原指以衣襟（後延伸亦指以衣服下擺）兜圍東西。“宫襭”，據唐、宋詩
詞中的用例觀之，很可能指的是女性裙上，自腰間下垂的艷色織布裝飾，既
保有兜圍東西的功能，同時綺麗美觀。晚唐羅虬《比紅兒詩》 ：“君看紅兒
學醉妝，誇裁宫襭砑裙長，誰能更把閑心力，比並當時武媚娘。” 描寫的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山鷄出南越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狀如小鷄……背有黄、赤文，緑項、紅腹、紅嘴。……
《逸周書》謂之采鷄、錦鷄……背文揚赤，膺前五色，炫耀如孔雀羽。”李時珍：《本草綱目》，香
港：商務印書館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６ 册，卷四八，第 ８９ 頁。
第六十三 ａ 頁。
②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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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杜紅兒裙裝之誇麗，其 “宫襭”特長，幾乎壓及裙擺。此一暗示女性綺色
的服飾配件，在《血影石》中，由“魚皮豹鞹”取代，用以表現女夷將士水域行
動之矯健。肩披覆蓋至肋骨的鶴氅，英氣俊爽。
裝束的“野性”之外，傳達女夷“善鬥”之能，還需藉助神魔意象。劇中
島夷盟軍一一上臺集結的場面，也是轉佳人形象爲神魔施威的過程：
（旦蠻扮上）【前腔】雙黛頻低，想那日雙黛頻低。（小旦蠻扮上）
今日把舊怒容海天傾洗。（二生蠻扮上）又不是領姑射烟花成隊。（外
末蠻扮上）又不是館娃宫採蓮涇。（浄蠻扮上）天生下鬼子母海捲山
移。（副浄蠻扮上）惡羅剎産的來能騰雲施雨。（衆合）只爲那衣冠獸，
因此上天南飛起。
①

從回憶四夷館之宴當日“雙黛頻低”；繼之表明今日衆女將與上界仙子（姑
射真人）、史上佳人俱無涉，而乃密教護法鬼子母、天魔惡羅剎之屬，將在海
上興兵顯威；之後軍事操演開始，衆排陣合唱：
【二犯江兒水】貔貅萬隊，準備着貔貅萬隊，英娥誰能比。仗孫吳
戰法，黄石奇機，怎當俺女裙釵心似虺。…… 箭發似星飛，旌旗如扎
綺，砲響如雷，鼓擂鼉皮，任從他莽蚩尤心内餒。
②

唱詞環繞女夷將士於各色關聯武戰的陽性指涉中：獸類如貔貅、鱷魚
（鼉），善戰兵家如孫臏、吳起、黄石公，軍備如箭、旗、鼓、砲，中心則是心如
巨型毒蛇之女裙釵。我們看到，爲賦予女夷誅奸除惡的動能，劇作家除了
揭舉其崇奉聖教綱常的正當性，同時試圖文、武並濟，透過糅雜種種蠻戎、
野性、軍事意象符號，標誌女夷殊方異類之能。
而我們亦當注意到，劇作家兼顧文武而造生的女夷形象，始終帶讀者、
觀者進行著一場綺艷凝視。陳瑛錯在不該對女夷使者存有非分之想，故而
得到了嚴厲懲罰；但透過女夷呈現 “艷異”之美，卻又是朱佐朝筆力著意刻
畫處。收束這場軍事演習的末段唱詞，筆者以爲最得其神韻：
①
②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第六十四 ａ—ｂ 頁。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第六十五 ａ—ｂ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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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腔】鞭敲琚珮，俺自把鞭敲琚珮。 戎衣還綴綺，看蟬聯鬢軃，
玉指前揮，擁貔貅如鴛隊。 怒髮擁雲堆，嬌波掣電回，眉黛藏威，鳳履
生輝，麝蘭香氣氤氳盈壁壘。 孫吳等夷，俺這里孫吳等夷，姬姜儔配，
因此上姬姜儔配，巫陽畔，陣雲横，都是神女雷。
①

這裏所有女性柔婉的形色特質、衣著配件和女仙典故，皆經再造與剛勁的
復仇情緒和軍事意象接合：鞭敲琚珮、戎衣綴綺、雲髻如怒、眼波掣電。貔
貅般勇猛將士行進，蟬鬢垂摇；壁壘戰具間，麝蘭香氣縈繞。在描摹人物
的微觀凝視中，我們看到劇作家漢文化的自我投射。八百媳婦國的位置
座標可以借用書籍、聽聞中的地理資訊，加以 “他者化”，與中國區隔。人
物的動態，在缺乏深入接觸經驗的情況下，則原生文化復起作用，介入
施力。
如此，則《血影石 》中的異域想像和女夷形塑，必然是一個 “我方 ”與
“他者”持續的嫁接組造，承繼前代的地理知識與當代異文化感受的交錯轉
化。借力於異域視角，朱佐朝在戲曲美學上，構造一種“艷異”的女夷形象；
在道德政治上，從邊緣位置提出解讀易代史事的不同可能。這異域視角難
以避免自我投射：女夷之“艷”，恐怕仍不出中國江南觀點；女夷之“異”，則
除了華夷符號之外，劇作家還需調度中國固有文化中文武、性别、神魔、鳥
獸種種辭令意象，加以鋪陳。其異域想像，相當程度上必須仰賴來源多方
的異類符號，以及原符號意義系統的錯位改造。

五、結

語

總體而言，海洋島夷可説是朱佐朝情節調度上的萬靈丹：小生黄荄遁
逃無恙，女夷直言永樂政權之非，並手刃奸臣，爲本國使者也爲受害的 “靖
難”忠臣節婦報仇。政治争鬥的矛盾和傷痕，都因海夷的介入而消解。可
以説，《血影石》轉悲爲喜的調性，兩位宦官和梅墨雲 的報恩義行，相當大
②

①
②

朱佐朝：《血影石》，第十七折，第六十六 ａ 頁。
關於《血影石》劇中正旦梅墨雲，本文限於篇幅不及討論。詳參劉瓊云《宦官、俠妓和女夷：〈血
影石〉中的邊緣人物與異域想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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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由於八百媳婦國的地理政治想像的支撐，纔得以完成。而此一想
像，若自《英烈傳》、《西洋記》一脈觀之，則可見由華夷分界、混雜交錯乃至
華夷置换的變化軌跡。如此，我們一方面看到此劇中過度仰賴海外之力爲
情節人物脱困的弱點；另一方面，我們亦不得不注意到海洋異域的想像，在
《血影石》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這類雜糅虚構與地理實際的域外認知，
於明清之際江南社會中的流布及其文化意涵。
劇中主要人物———王三寶、黄荄、梅墨雲、八百媳婦聯軍———多往來於
海上，以推動情節。没有中國與南洋海域間的交通，“靖難”後的修復安頓
在《血影石》將不可能。此其背後的重要性在於：借用八百與明朝友好的
朝貢知識，朱佐朝再加轉化，改以八百媳婦國爲中心，重構出另一套世界地
理秩序，與中華視野下的華夷觀相抗衡。永樂短暫上場的第十八折中，開
場便沾沾自喜於“萬國歸誠……海晏河清……夷夏同歸” 。而八百媳婦國
的評語、義憤和興兵之舉，則正一次又一次不斷道破永樂自安自滿背後的
反諷性。這樣的安排下，劇作家觀看 “我國”的方式，已未必只能採取單一
立場清楚地贊同或批判君主，而可藉由外夷的眼光，並陳異論。無論朱佐
朝實際上的異文化經驗如何，《血影石》確然透露其作者援引類異域知識經
營一整組外夷角色，並予之道德和軍事行動力的興致和見識。“他者”在中
國的自我觀看、認識系統中，已然成爲一重要觀照、對話的對象。
①

（作者單位：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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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佐朝：《血影石》，第十八折，第六十七 ａ 頁。

“

”

Ｆｅｍａｌ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Ｓａ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ａＹｉ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ｄ

，

：

Ｃｈｉｕｎｇｙｕｎ Ｅ．Ｌｉｕ

血影石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ｄ），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Ｂａｂａｉ ｘｉｆｕ ｇｕｏ
八百媳婦國 （Ｌａｎｎ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ｌｅａｄｓ ａ
ｊｏｉｎｔ ｆｌｅ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ｆａｉ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ｏｕｓ Ｙｏｎｇｌ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ｕｓｕｒｐ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ｙｏｕｎｇ ｎｅｐｈｅｗ ，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ｗｅ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ｕａｎｑｉ ｐｌａｙ Ｘｉｅｙｉｎｇ ｓｈｉ

ｅｘｅｃ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ｓ ｌｏｙ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ｙ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ｏ ｗｈａｔ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Ｙｉ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Ｈｕａ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ｕａＹｉ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Ｘｉｅｙｉｎｇ ｓｈｉ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 Ｙｉｎｇｌｉｅ ｚｈｕａｎ 英烈傳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ｙｓ）ａｎｄ Ｘｉｙａｎｇ ｊｉ 西洋記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ａＹ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 ｃｈａｎｇｅ

，

，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 Ｚｈｕ Ｚｕｏｃｈａｏ 朱佐朝 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ｙｉｎｇ ／ ｙａｎｇ，ｍａｒｇｉｎ ／ ｃｅｎｔｅｒ，ｂａｒｂａｒｉｔｙ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ｅｓ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ｍｉ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ü ａｎｄ Ｙｉ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ｉｔ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ｂａｉ ｘｉｆｕ ｇｕ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ｓ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ａＹｉ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

，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Ｚｈｕ Ｚｕｏｃｈａｏ Ｘｉｅｙｉｎｇ ｓｈｉ Ｙｉｎｇｌｉｅ ｚｈｕａｎ Ｘｉｙａｎｇ ｊｉ Ｈｕａ
Ｙ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２１２·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徵引書目
，

１． Ｈｅ Ｙｕｍ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牶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Ｍｉｎｇ”ｉｎ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
：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
，
“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ｐｐ．６０ ８６．
３． Ｌｉｕ，Ｃｈｉｕｎｇｙｕｎ Ｅｖｅｌｙ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ｎｕｃｈ Ｓａｎｂａｏｓ Ｖｏｙ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ｐｐ．１１５ １４８．
４． 大塚秀高：《嘉靖定本から萬曆新本へ ：熊大木と英烈·忠義を端緒として》，
《東
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１２４ 期（１９９４ 年 ３ 月），第 ７９—１３４ 頁。
５． 川浩二：《一矢、
睛を貫く———史書〈皇明通紀〉と歷史小説〈英烈傳〉の語り》，《中
國文學研究》第 ３０ 期（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第 ３１—４７ 頁。
６． 川浩二：《歷史小説〈皇明英烈傳〉における“太祖十二英”———明後期における開
國功臣への評價の變遷とその表出》，載於《中國文學研究》第 ３９ 期（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第 １０４—１２２ 頁。
７． 不著撰人：《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日本内閣文庫藏余君召三台
館本。
８． 王鴻泰：《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第
三十卷第 ３ 期（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 ６３—９８ 頁。
９．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
年版。
１０． 朱佐朝：《血影石傳奇》，
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
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７ 年版。
《文史哲》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第 ４９—５５ 頁。
１１． 朱亞非：《明朝與八百媳婦國關係析論》，
１２． 佚名編：《傳奇彙考標目》，
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７
册，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版。
１３． 吕毖輯：《明朝小史》，
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１９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１４． 吕維祺輯：《四譯館增訂館則》，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７４９ 册，據華東師範
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玄覽堂叢書三集影印明崇禎刻清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袁懋德補刻增修後印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
１５．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收入蘇天爵編：《元文類》卷五七，《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１３６７ 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 年版。
１６． 宋濂等撰：《元史》，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６ 年版。
１７．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 ３１ 期（１９９９ 年 ６ 月），第 １—４８ 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３．

２． Ｈｕｉ Ｍｉｎｇ Ｔａｋ Ｔｅｄ．

女 夷 救 忠 臣 · ２１３·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
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
１９． 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
２０． 李時珍：《本草綱目》，
香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５ 年版。
２１．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録》，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６６ 年版。
２２．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２３． 李新峰：《紅羅山與元明戰争》，
載於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
理》第 １８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２４． 汪大淵著，
蘇繼廎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０ 年版。
２５． 和田清著，
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４ 年版。
２６．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７ 年版。
２７． 秦淮墨客編：《續英烈傳》，
收入《古本小説叢刊》第 １５ 輯第 １ 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 年版。
２８． 馬歡著，
萬明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
２９． 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
廣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
３０． 張廷玉等撰：《明史》，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 年版。
３１． 清聖祖御定：《御定全唐詩》，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４２９ 册，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１９８３ 年版。
３２．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
訊》第二十卷第 ２ 期（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第 １６９—１９２ 頁。
３３． 郭英德：《明清傳奇史》，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
３４． 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卷下，
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１０ 輯第 ７ 册，清光緒十三
年應城王氏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
３５． 陳序經：《撣泰古史初稿》，
收入《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１９９２ 年版。
３６． 陸佃撰，
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２７１ 册，據北京大學
圖書館藏萬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 ）孫弘範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
３７． 費信著，
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２ 年版。
３８． 黄省曾著，
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録校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０ 年版。
３９． 楊維楨：《鐵崖賦藁》，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１３２５ 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勞
權家抄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
４０． 劉瓊云：《宦官、
俠妓和女夷：〈血影石〉中的邊緣人物與異域想像》，《政大中文學
２４
２０１６
報》第 期（ 年 ６ 月），第 ８９—１２８ 頁。
４１． 劉瓊云：《紙上開國———書籍媒介、知識製作與〈皇明英烈傳〉中的國朝意識》，《依
大中文與教育學刊》第一期（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頁 ４４—７４。
４２． 劉寶楠撰，
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 年版。
４３． 樂史：《楊太真外傳》，
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三部陽山顧氏文房第一函，據明正德
１８．

·２１４·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顧元慶輯刊陽山顧氏文房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６ 年版。
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２ 年版。
４５． 歐陽詢：《宋本藝文類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
４６．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２９ 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１９９５ 年版。
４７． 韓愈著，
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版。
４８． 韓南著，
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説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
４９． 嚴從簡著，
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 年版。
５０． 顧聆森：《李玉與崑曲蘇州派》，
揚州：廣陵書社，２０１１ 年版。
４４．

